
责任编辑：余青青 版式：邵建来 人物4 2022年12月29日 星期四

方海春：山沟里走出去的革命文艺先驱
——为纪念方海春诞辰 110 周年而作

􀡦洪运生 毛正明

方海春（1912——1970），笔名欧

阳凡海，遂安八都上坊（今大墅镇上坊

村）人。如今的年轻人可能鲜为人知，

但一说他的资历与业绩，不由不令人折

服:如学历，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

毕业；党龄，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履历，先后曾任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秘

书、重庆《新华日报》编辑兼《群众》杂志

编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研究室主

任等；业绩，1939年编译出版《马恩科

学的文学论》，是我国笫一次将马克思、

恩格斯的几封重要的文艺书信汇编成

册，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

重要意义，也为抗战文艺阵营学习马克

思文艺思想提供了便利。1940年发表

四幕话剧《抗战第一阶段》（香港海燕出

版社）、1942年 5月出版专著《鲁迅的

书》（桂林文献出版社，60万字）、1942

年9日出版中篇小说《没有鼻子的金菩

萨》（海燕书店）、1953年12月岀版长篇

小说《无辜者》（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等。声誉，严卫华撰写的《第一个为鲁

迅写传的人》一文中赞道:“在新华日报

的名人谱中，被称为政界、思想界、新闻

界、文艺各条战线‘巨星’的人物中，有

一位叫欧阳凡海，名列艾青、臧克家之

前。他不仅是作家、文艺评论家、文艺

理论家、杂文家（中国杂文大观排名第

七)、古文字学家，也是国内第一个为鲁

迅写传的人，对后来鲁迅研究起了重要

作用。”

我们为家乡能出这么个革命家、作

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而自豪。

那么，方海春是怎么从一个山里娃

一步一步成长为革命文艺先驱的呢？

值此方海春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作

此拙文，一为介绍他的革命成长史，以

乡食年轻读者；二为不忘初心，缅怀先

辈，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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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某月，离遂安县城狮城五

十华里的上坊村方氏宗族，正欲上演一

场骇人听闻的杀男孩、卖媳妇、霸家产

的闹剧，闹剧的起因是该男孩的嫡与

庶，而这个男孩即方海春。

原来，方家是当地的财主，家境殷

实，然人丁却不旺，父未及知命之年便

撒手而去，子虽已成年，但体弱多病，父

一走病情加剧，为“冲喜”，便纳家里十

七岁的丫头为妻，几个月后子随父而

去，家里留下三个寡妇——两个婆婆

（一妻一妾）一个媳妇。宗族为霸占瓜

分方家那份不菲的家产，唆使婆婆俩卖

掉媳妇。媳妇（方海春的母亲）叫周慧

仙，是个大家闺秀，识文断字，很有才

干，人称八都嫂。她敢作敢为，剪去发

辫以示抗争，并同时宣称自己已怀有身

孕。在婆婆的掩护下，到第二年正月里

果然生了个男孩（其实是瞒天过海从邻

村一姓邵的农家抱来的）。有了继承

人，宗族就没办法了。

可是，风波平息了几年后，不料机

关泄露，族人得到消息说这个男孩是从

别处买来的，方家媳妇根本没怀过孕。

于是，族人密议，要杀野种，卖媳妇，霸

家产。两个婆婆吓坏了，这个聪明伶俐

的小孙子不管是否亲生，她俩已对他产

生了感情，媳妇也挺孝顺、能干。媳妇

和孙子是她们的希望所在，但族人又步

步紧逼，怎么办？危急关头，还是媳妇

有主见。她一面让婆婆去求情，谈条

件，作为缓兵之计；一面紧急布置，趁对

方不备，带着儿子、地契、雇人挑着几担

银圆，连夜逃到七都儒洪村投靠一位义

姐。后来，待安顿下来，又把两个婆婆

接了去。在儒洪住了几年，总还是不放

心，于是一家人连同那位义姐又搬到遂

安县城狮城镇。

从此，几经磨难的小海春才安全地

在狮城镇的台鼎小学接受正规的启蒙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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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海春的母亲凭自己冒险保住的

一点家产，省吃俭用，下决心供儿子读

书，希望他将来能有岀息，或谋得一官

半职，或当个大学堂里的教书先生也

行，好替孤儿寡母挣点脸面，给那些逼

他们离家出走的族人们瞧瞧。

方海春很争气，也很努力，台鼎小

学毕业后考上了严州中学，1928年又

考上了杭州的高中。据他当时的高中

同班同学，有半个同乡之谊（建德人）后

成为他夫人的沈素芒女士回忆:“1928

年，我在杭州上高中，我们班上有一个

瘦瘦的同学，功课挺好，可是每次闹学

潮总是他带头，要不是几位老师保他，

差点被开除了。他就是欧阳凡海，当时

叫方海春。他经常帮助我复习功课，像

对小妹妹一样关心我，保护我。”

因经常带头闹学潮，受到校方的警

告，方海春一气之下干脆离开学校，于

1929年到上海，先在沈钧儒主办的上

海法学院附中就读，后入本部学习。在

校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联”交往甚

密，并于1931年加入“社联”，次年转入

上海新华艺专并加入“美联”。在上海

求学的四年间，方海春先在上海法学院

学习过法律，后在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

学过绘画，为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留学

日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3年初，方海春东渡日本，进了

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深造。在日本求

学的三年间，方海春除了主修经济学

外，还与进步青年一道，同国内的“左翼

作家联盟”建立了联系，在东京也组织

了“左联”。方海春还担任过东京“左

联”的书记和“文总”的组织部长，与陈

辛仁、林林、林为梁等同志一道，编辑出

版过《东流》等进步刋物，并在《东流》上

发表短篇小说《好调伯》、《竹叶刀略记》

等。

为避免家庭受牵累，方海春在日期

间即开始用多种笔名发表文章，先后曾

用欧阳凡海、吴往、关注、金向戈、郁莱

等，当然用得最多的是欧阳凡海，回国

后此笔名竟成了他的正式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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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底，欧阳凡海从日本回国

在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翻译马

列主义文艺理论，在《申报》副刋，《东方

文艺》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

论。1936年6月加入中国文艺协会，拥

护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同月，在

《我们对于新文字的意见》上签名，赞同

使用、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在这期间，

欧阳凡海还请母亲托人到沈家提亲。

沈素芒的父亲是建德一个不大不小的

财主，沈父听说欧阳凡海是日本留学

生，以为他家必定也很富，又见女儿态

度很坚决，就满口答应了这门亲事。于

是，1936年欧阳凡海与沈素芒即在杭

州举行了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这是

欧阳凡海人生中的一大喜事。另一大

喜事是，同年，欧阳凡海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

织的一员。

那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左联”

已被当局强令解散，进步作家都团结在

“全国文艺家协会”周围。当时，“文协”

的主要负责人是周扬，欧阳凡海担任

“文协”秘书。1937年春，周扬奉调去

延安后，曾由欧阳凡海负责文协的日常

工作。因此，那时起欧阳凡海便是文协

的领导人之一。

在上海期间，欧阳凡海既要操持

“文协”内的具体事务，又要读书、写作，

还要参加进步文艺界的活动，忙得脚不

着地，但无固定收入，生活很是艰苦。

据夫人沈素芒回忆:“在上海生活很苦，

没有固定收入，常是饱一顿，饥一顿。

有一次买了一块肉，我一面煮一面尝，

没等凡海回来，肉就尝完了。当时，周

立波夫妇常来看望，特别是有了孩子

后，常来接济点。为帮助我们维持生

计，茅盾介绍凡海搞点翻译，凡海曾评

过一部长篇小说《轭下》，曾用欧阳凡

海、茅盾合评的名义登过广告。”

不久，爆发“八一三”事件，日本侵

华战火烧到上海。欧阳凡海奉命转移

疏散，他与沈素芒带着孩子同疏散的人

群一道挤上火车，辗转回到了阔别多年

的遂安上坊故乡。在家暂住了几天，他

俩就把不满周年的孩子交给了奶奶，说

是到“大后方”去教书，实际上是去延

安。

1937年冬，欧阳凡海夫妇历尽千

辛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组织

上分配欧阳凡海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

秘书，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是张国焘，秘

书长是伍修权。沈素芒则进陕北公学

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延安不久，欧阳凡海因积劳成

疾，经常咳血，经马海德医生检查，确诊

为肺结核（当时叫“痨病”）。那时，延安

的医疗条件比较差，也没有治这种病的

特效药，组织上为了照顾欧阳凡海治

病，同时也考虑到“大后方”工作的需

要，就安排他到“国统区”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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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全国

文协名誉理事周恩来通过八路军桂林

分理处主任李克农，指示党内在桂林从

事宣传和统战工作的夏衍，做好建立桂

林文艺界统一战线团体的筹备工作，欧

阳凡海被组织上派往桂林协助夏衍工

作。于是，欧阳夫妇离开延安，经西安、

武汉到了桂林。

在夏衍、欧阳凡海等人的努力下，

1939年7月4日，以广西文化界进步人

士李任仁、李文钊的名义，正式成立文

协桂林分会筹备组，筹备组由夏衍、田

汉、艾芜、艾青、林林、周立波、胡愈之、

王鲁彦、欧阳凡海等23人组成。1939

年10月2日，文协桂林分会正式成立，

大会选举王鲁彦、欧阳予倩、夏衍、艾

芜、胡愈之、欧阳凡海等25人为理事，

芦荻、秋江、陈原、任重等15人为候补

理事，同时，欧阳凡海还是桂林写杂文

的重要作者。桂林文艺界抗敌分会是

继“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后，又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界的重要统一

战线组织，协会内有一百多位国内外著

名文艺人士，使桂林成为抗战文化中心

城市之一，被誉为“桂林文化城”。“文化

城”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聂绀

弩、欧阳凡海等鲁迅研究专家在这里写

作和出版了大量有份量、有深度的鲁迅

研究论著，形成了一次鲁迅研究史上的

高峰。

欧阳凡海在桂林工作期间，还担任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指导员兼经济

学教员，主编《干部生活》和《救亡日报》

副刊，发表了大量文章。还担任过“在

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秘书兼顾问室代

主任。沈素芒则在桂林一小学教书。

在桂林期间，生活虽然仍艰苦，但

还比较安定，使欧阳凡海在忙完了干校

“反战同盟”的工作外，能静下心来搞文

艺创作、理论研究。当时，日本进步人

士鹿地亘在桂林，写了个揭露曰本军国

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话剧

——《三兄弟》，由欧阳凡海译成中文发

表。该话剧曾在桂林上演，引起了很大

的反响。欧阳凡海也写了四幕话剧《抗

战第一阶段》，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

地》上连载。

除了翻译剧本、创作剧本宣传抗

曰，欧阳凡海还潜心撰写鲁迅研究专

著。在中学时代，欧阳凡海就喜欢读鲁

迅的书，几乎读遍了鲁迅所有的著作，

想出本研究《鲁迅的书》的书是他一生

的宿愿，眼下工作、生活稍一安定，即着

手这方面的研究、写作工作。在鲁迅夫

人许广平的帮助下，欧阳凡海倾注了大

量的心血，对鲁迅各个时期的作品做了

系统评价，分析了时代背景，探讨了鲁

迅思想发展的脉络和作品的重大意义，

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理论研究终成

书。这部60万字的鲁迅研究专著《鲁

迅的书》，于1942年5月由桂林文献出

版社出版，后来在东北解放区又重印

过，在当时文艺界、理论界引起了强烈

反响。由此，欧阳凡海成了当时全国系

统研究鲁迅作品，出大部头专著的第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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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欧阳凡海调到陪都重庆，

担任《新华日报》编辑兼《群众》杂志编

委，沈素芒则给报社的工人同志当文化

教员。

在重庆，欧阳凡海因工作需要，经

常去找一些文化界人士约稿，与文化界

人士接触中重逢文化名人郭沫若（他俩

在日本时即有交往），虽然小他二十岁，

属晚辈，但因是旧识，加之又是中共红

岩村的人，对凡海很热情、很尊重，视为

忘年交。欧阳凡海除了编报办杂志外，

自已也撰写文艺评论，曾编集为《文学

评论》在重庆出版。

1942年，欧阳凡海积极参与国统

区文化界的斗争。当时，蒋介石为推行

文化专制主义，拉拢、豢养了一批御用

文人为他效劳，大肆鼓吹战争无所谓正

义与非正义，竭力否认中国抗日战争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公开宣扬

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理论。他们拥护集

权，反对民主，为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

主义张目。文协桂林分会的同志们在

夏衍、欧阳凡海等领导人的带领下，团

结一心，日夜奋战，在《新华日报》和《群

众》杂志上接二连三地发表评论，与“亲

蒋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力弘

扬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正义性。

在重庆期间，给欧阳凡海夫妇留下

终生难忘的印象，是自己在周恩来的直

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据沈素芒女士回

忆:“凡海在文艺界的活动，有些是周公

亲自布置和指导的。凡海写的评论，凡

是重要一点的，都要送周公过目。恩来

同志审稿，一字一句甚至标点符号都不

放过。他工作那样忙，真可说是千头万

绪，但事无巨细，只要经过他，就必须一

丝不苟，万无一失。在重庆那样复杂的

环境下，只要有周公在，大家就感到有

了主心骨，什么也不怕。”欧阳凡海也曾

万分感慨地对沈素芒说过:“接触恩来

同志后，他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样了不

起的人，才认识自己的平凡和渺小。”

1943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欧阳

凡海他们从重庆奉调回延安，几十人分

乘几辆大卡车，周恩来、邓大姐与他们

同行。欧阳凡海在重庆写了一部长篇

小说手稿，描写几个对国民党抱着幻想

的年青人，受特务欺骗压迫，经过种种

曲折，终于投向了共产党。离开重庆的

时侯，他舍不得把稿子丢掉，但又怕路

上被国民党特务搜去。周恩来知道后，

就把稿子拿去放在他的皮包里，因他是

共产党的正式代表，又是“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副部长”，特务不敢搜查他。书

稿带到延安，后来经过多次修改，解放

后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就是长篇

小说《无辜者》，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

关怀，这部书稿也许就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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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延安，欧阳凡海即全身心地投

入到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当时周

扬任延安大学校长兼延安鲁迅文艺学

院院长，按照党中央的决定，要将该院

办成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高级文艺干

部的学院。周扬遂将延安著名作家、艺

术家艾青、萧军、高长虹、何其芳、周立

波、欧阳凡海、严文并、李又然、萧三、丁

玲、艾思奇等人聘请为校内外教授，欧

阳凡海还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研究

室主任，讲授新文艺运动史。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倡导的

实事求是的思想，对欧阳凡海启发教育

很大。据沈素芒女士回忆，凡海曾对她

说过:“过去在日本的时候，几个年轻人

在一起，虽然热情很高，但是很幼稚，常

常凭某人的长相、表情去判断他是好人，

还是坏人，真是幼稚可笑。通过整风自

觉地反省，愈益认识到毛主席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政策方针，真是英明伟大。”

抗战胜利后，欧阳凡海到华北联大

任教并兼任《时代青年》杂志主编，又担

任参议会选举委员会二区选委兼宣传

部长。他那时很瘦，整天感到很疲倦，

晚上回家就不想动，因为太忙，也顾不

上到医院去检查。

1948年，欧阳凡海在华北解放区农

村搞土改，因为自己是出身农村，又参加

过延安整风运动，很容易和农民接近。

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往往深更半夜还同

村干部一起围着火堆开会，烟熏火燎，一

面咳嗽，一面讲话。有一天，突然大口吐

血，吐了半脸盆，情况很危急。当时那种

环境下根本弄不到特效药，万般无奈之

下，欧阳凡海只好向周恩来同志写信求

救，不到两个月时间，组织上就辗转从香

港买来药品。欧阳凡海曾万分感慨地

说:“如果不是周公的关怀，也许就没有

我此后二十多年的生命。”

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欧阳凡海虽任

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教授，但由于

身体虚弱一直在华大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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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北京后，经检查，欧阳凡海的一

瓣肺叶已烂掉，虽经多方努力，还在阜

外医院动过大手术，但一直未能彻底治

愈。1949 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

会，欧阳凡海是代表，但因病请假未出

席；1957年中央戏剧学院成立，他虽出

任该院教授，但主要是在家养病。长期

的艰苦的繁重的革命工作，超负荷的工

作量，恶劣的环境，医疗条件的局限性，

彻底拖垮了欧阳凡海的身体。

养病期间，欧阳凡海忍受着常人难

以想象的病痛，除继续修改整理出版长

篇小说《无辜者》外，还主动要求做点力

所能及的工作。出版社送来一些书稿

请欧阳凡海审阅提意见，如杨沫的长篇

小说《青春之歌》原稿就是他审阅的。

后来欧阳凡海又研究上了甲骨文、金

文，断断续续地写了一部30万字的《新

说文解字》，一直坚持到油尽灯灭（1970

年8月病逝于北京），真正体现了一个共

产党人“生命不息，笔耕不止”的奋斗精

神。

一、嫡庶之争

二、东渡求学

三、奔赴延安

四、辗赴桂林

五、奉调重庆

六、重返延安

生命不息

笔耕不止
七、


